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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与追忆：《西都赋》中的成帝书写

刘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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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汉初年，汉成帝被排除在圣统叙述之外，成为帝王奢侈的典型。班固在《西都赋》中，一面极力描摹昭阳之盛，将
成帝与武帝并列，作为西都奢侈的代表，以史家的眼光分析西汉衰落的原因；一面深情回忆十世之基，追慕西都最后的盛世，

代表了东汉初年部分士人的普遍心态。除了成帝奢侈同于武帝与马、扬大赋的典范作用之外，班氏家族对成帝时“羽仪上

京”的集体记忆，是造成《西都赋》重视成帝之世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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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帝朝确立了汉王朝的宗法圣统，以高祖、文
帝、武帝为不祧之祖［１］，后世在不断增续过程中，基

本延续了这一顺序，然而在东汉初年的圣统叙述中，

成帝的地位却颇为尴尬。“光武都洛阳，乃合高祖以

下至平帝为一庙，藏十一帝主于其中。元帝次当第

八，光武第九，故立元帝为祖庙。”［２］２７光武取代成帝，

建武十九年（公元４３年），“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
而将成帝以下诸帝祭祀放在长安。［２］７０早在更始二年

（公元２４年），他在回答王郎使臣时就说：“设使成帝

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２］４９３在登基之

前，光武已有代成帝而继统续的想法。杜笃《论都

赋》在赞美高祖至宣、元诸帝之后说：“侈极于成、哀，

祚缺于孝平。”［２］２６００他将成帝作为西汉衰落的开始，

以奢侈作为成帝朝政治的标志，定下了东汉初年辞

赋中成帝叙述的基调。《西都赋》延续了对成帝奢侈

的批评，然而在批评的同时，颂扬的成分十分明显，

班固对成帝的态度颇可玩味，笔者拟从“昭阳特盛”

“十世之基”“羽仪上京”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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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昭阳特盛

《西都赋》在述及宫室至后妃之室时曰：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

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盌衔

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

光在焉。于是玄墀扣砌，玉阶彤庭，
!

郃彩致，琳珉

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绮组缤纷。

精曜华烛，俯仰如神。［２］１３１４

李贤注：“昭阳殿，成帝赵婕妤所居也。”［２］１３４３

赵飞燕与赵合德皆曾为婕妤，李贤注未明为谁，今

按《汉书》：“皇后既立，后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

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
"

漆，切皆铜沓

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钅工，函蓝田璧，明

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３］３９８９则居昭阳殿

者为赵合德。所谓隆乎孝成，与“自后宫未尝有焉”

的描述相一致，都将成帝时的昭阳殿以及成帝对女

色的耽溺作为西汉诸帝之首。所描述的场景，材潜

墙隐，与殿上施漆相对；金钅工衔璧，与壁带为黄金钅工

相对；玉阶彤庭，与中庭彤朱、白玉为阶相对。赋文

与史书相互映照，可以互为注解，充分表明《西都

赋》的这段描写纯为实写。反观《西京杂记》所载：

“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

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璧带往往为黄金钅工，含蓝

田璧，明珠翠羽饰之。……白象牙簟，绿熊席。席

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不能见，坐则没

膝，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有四

玉镇，皆达照，无瑕缺。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

照，毛发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龙蛇，萦绕其间，鳞

甲分明，见者莫不兢栗。匠人丁缓、李菊，巧为天下

第一。缔构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说之，而外人稀

知，莫能传者。”［４］１３－１４前两句与《西京赋》一致，后

面对奢侈场景的详细描述，则有小说家言的意味。

此书又有“飞燕昭仪赠遗之奢”“宠擅后宫”“赵后

淫乱”诸条极度言飞燕姐妹荒淫无度、专宠奢靡。

飞燕姐妹最大的罪状，不在于专宠奢靡，而是绝杀

皇嗣，其中详委在《汉书·外戚传》所录司隶解光的

奏议中言之甚详。议郎耿育上疏则将飞燕之祸，当

做有损成帝盛德的污点，以诛杀“宠妾妒媚”［３］３９９７

为己任。可见时人将宠幸飞燕姐妹当做评价成帝

朝政治的重要事件，而昭阳殿则是其标志。

富丽堂皇的昭阳殿特出于汉代后宫建筑群之

中，代表了班固对汉代后期最为重要的两个问题的

审视：好女色与任外戚。这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帝王好女色是外戚获得权力的基础，而外戚往往又

是女主权力的外延。成帝好女色之盛无与伦比，赵

飞燕姐妹?赫一时、左右朝政，而外戚势力也是在

此时逐渐占据朝堂，为哀、平以后王莽篡权埋下了

祸根。《汉书·成帝纪赞》批评道：“湛于酒色，赵

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

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

者渐矣！”［３］３３０所以班固在《西都赋》中特地以征实

之笔刻画昭阳殿，不仅直接批评了赵氏，而且为《东

都赋》批评王莽埋下了伏笔：“往者王莽作逆，汉祚

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５］２９王莽之乱至关重

要，横亘在东、西汉之间，它既是班固对西汉末年之

乱的总结，尤其对成帝始乱之局的批判；又是他颂

扬光武中兴的契机：正因此乱世，光武方造就东汉

基业。综此而论，班固以史家眼光，探究西汉灭亡

的原因，通过对昭阳一座宫殿的描述，探寻国运转

捩的痕迹，非赋家泛写宫殿者可比。

在赋作中批评成帝好女色并非班固首创，早在

扬雄《甘泉赋》中，即已显露端倪。“是时赵昭仪方

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

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矨三

神。又言 ‘屏玉女，却宓妃’，以惩戒齐肃之

事。”［３］３５３５成帝朝公卿之间爆发了郊、庙之争，甘泉

泰屡废屡兴，此次成帝郊祀甘泉泰、汾阴后土

的动机，即是求祭嗣。从成帝为讨赵昭仪欢心，纵

容她杀皇嗣看，此次祭祀是为赵氏姊妹求子，而非

仅仅在于求皇嗣。赵昭仪出现在甘泉卤簿之中，参

与这次重要的祭天大典，既是成帝此次祭祀功利化

的表现，也是扬雄创作此赋的重要讽谏目的。扬雄

不仅不满于赵氏出现在属车豹尾间，更为厌憎赵氏

专宠、杀嗣却又诳神求福。他意欲告诉成帝求得祭

嗣不需要庞大车队、劳师远行，只要摒却宓妃、玉

女，自然皇嗣不乏。扬雄的这种盛陈以讽的模式，

为《西都赋》奠定了基础。昭阳殿与甘泉宫在讽刺

女色上联系到一起，成为赋家讽谏帝王的工具。越

是精工富丽的描绘，越见讽俗救世之心的强烈。

《西都赋》的奢侈描写，正是为《东都赋》对永平之

治的颂扬作铺垫。

班固将赵氏所居之昭阳殿作为西汉后宫宫殿

之最，带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映了成帝极崇女色；二

是彰显了成帝时拥有建造这一宫殿的强盛国力。

他以西都宾的视角着笔，突出国力之盛，所以才会

在后文称赞十世基业；又从东都主人的立场出发，

批评成帝好女色，作为东汉优于西汉的证据。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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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的显性赞扬与对西都的隐性批评之间，班固的

心态极为复杂，东都主人并非他唯一的意志代表。

　　二　十世之基

《西都赋》在文末极言西京之盛曰：

遂风举云摇，浮游普览。前乘秦岭，后越九萯，

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行所

朝夕，储不改供。礼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

采游童之欢谣，第从臣之嘉颂。于斯之时，都都相

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

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商修族世之所鬻，工

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２］１３４８

此段赋文以“于斯之时”为分界，分为前后两

段。斯时是何时呢？下文对“十世之基”的描述透

出一点端倪。关于“十世”，吕延济注：“言藉十世

余址也，大夫称家，亦承百年职业。士但食先生旧

德，族荫而已。”［６］２７只是对赋文的隐括，并未确指。

李贤注：“十代、百年，并举全数也。”［２］１３５２他以为

“十世”只是笼统泛指。李氏所言非实，此“十世”

乃特指成帝。理由有四：

１．两汉之际的“十世”。扬雄《甘泉赋》：“惟汉
十世，将郊上玄，定泰，雍神休，尊名号，同符三

皇，录功五帝，恤胤锡羡，拓迹开统。”按，“十世”，

李善注：“成帝也。”［５］３２２李周翰曰：“成帝当汉之十

世。”［６］１６０高步瀛细数十世为：“高帝、孝惠、高后、

孝文、孝景、孝武、孝昭、孝宣、孝元、孝成，凡十

世。”［７］汉人计算西汉统系，大多将高后作为一世，

故至成帝为第十世。班固《汉书》作十二本纪，第三

即为《高后纪》，第十为《孝成纪》。班固《幽通赋》

亦言“皇十纪而鸿渐”，皆将第十代明指汉成帝。

２．耆老的身份。《两都赋序》叙述创作原委：
“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

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衏

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

赋》，以极众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５］３－４耆

老是汉人对年老德尊之人的普遍称呼，早在司马相

如《难蜀父老》中即已出现。班固此赋作于明帝永

平十二年（公元６９年）［８］，此时上距成帝末年绥和
二年（公元７年），不过６０余年，耆老如非见过成帝
之政，也当耳濡目染于父辈。两汉之际士人怀念成

帝者颇多，如桓谭《仙赋序》“余少时为中郎，从孝

成帝出祀甘泉河东”云云，明其少时为官成帝朝，后

来他历哀、平、莽，卒于光武时，“《琴道》一篇未成，

肃宗使班固续成之。”［２］９６１生活年代与班固相接，又

有续补《琴道》之事，可证班固与成帝时遗老行迹相

接。所谓“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３］１３３５所言耆老

并非虚言，当为成、哀、平时遗存故老，西都宾这一

形象的设置也就有其现实意义。观桓谭《仙赋序》

追述孝成帝郊祀甘泉、河东，至华阴集灵宫，殿名

“存仙”，门曰“望仙”，可知他对成帝盛时何其怀

念。西都宾的叙述虽于赋作而言，有所夸饰，为东

都主人的驳斥作铺垫，而于班固，却绝非仅仅如此。

他闻见西都遗老对盛世的怀念，所创作出的东都宾

形象，拥有强烈的现实基础，所抒发的怀念之情，实

乃东汉初年文人尤其是西都遗老们的普遍心态。

追慕西汉，是东汉文人无法解开的心结。

３．西汉末年的政治形势。西汉末年政治日渐
衰颓，对于两汉之际的士人来说，王莽之乱是他们

的梦魇，每每在赋中提及。班彪《北征赋》哀叹：

“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灾。”［５］４２６隗嚣移檄

告郡国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

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

惑众庶，震怒上帝。”［２］５１５西都耆老的赞扬绝不可能

指王莽之时。再看孝平皇帝，政治完全控制在王莽

手中，灾异屡现，民间怨怒。孝哀皇帝颇欲有所作

为，但即位之初便病足，六年病死。在位期间，其屡

诛大臣，宠幸董贤，任用丁、傅外族，虽欲振衰起敝，

而又才力不逮，纵恣无度，更兼享国不永，亦是乏善

可陈。综上，哀帝、平帝、王莽之时皆不当为“十世

之基”的叙述范围。而观孝成政治虽有好女色、任

外戚之弊，然而成帝“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

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３］３３０。“承平”

二字道出成帝时的社会面貌，此时太平已久，天下

安宁，公卿称职，儒生政治形成并积极参与国家政

治建设，仍然是盛世光景，所以才能都邑相连属，家

族资产累积雄厚，士、农、工、商各传其业、各得其

所，家族势力的强盛是此时强盛的重要标志。

４．《两都赋序》的呼应。《两都赋序》：“至于武、
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而公卿大臣御史大

夫婚儿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

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

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

《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

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５］２－３

论者引用《两都赋序》的这段文字，往往注重武宣之

世的献赋盛况与成帝时奏御之作的众多，而忽略了

“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一句。“而后”

一辞紧承孝成之世而来，不啻于是说至孝成之时，总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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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武宣以来辞赋盛况，方形成了可与三代相媲美的

大汉文章。班固将汉赋成为一代文献的代表，以孝

成之时作为西汉集大成的时代，而与《西都赋》中所

言十世基业相呼应。成帝时不仅将赋录而论之，并

且系统地整理了中秘书。《西都赋》：“又有承明、金

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原原本本，殚

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５］１５承明庐、金马门

非专指一朝，而“启发篇章，校理秘文”却极有针对

性。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

使，使求遗书于天下”［３］３１０。《汉书·艺文志》描述此

事说：“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

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

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

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

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３］１７０１西汉末年的典籍整理意

义重大，基本奠定了传世古书的面貌，诚乃成帝朝的

文化盛事。

综上所述，《西都赋》中“十世之基”既是对成帝

朝社会状况的现实描绘，也是对西汉王朝最后盛世

的深情回眸。西都耆老的回忆并非泛泛而谈，班固

的选择有现实考量。《东都赋》驳斥西都宾曰：“吾子

曾不是睹，顾曜后嗣之末造，不亦暗乎？”李贤注：“言

吾子曾不睹度势权宜之由，而反炫鐀后嗣子孙末代

之所造，非其盛称武帝、成帝神仙、昭阳之事

也。”［２］１３０６西都耆老将武帝、成帝作为西都两大盛世。

武帝文韬武略，征伐四方，被班固赞为“宪章稽古，封

岱勒成，仪炳乎世宗”［３］３１，被作为两大盛世之一，理

所当然。然而，为什么成帝也会被着重叙述呢。

　　三　羽仪上京

《西都赋》中成帝与武帝等列的原因很多，最为

重要者有三：一是奢侈同于武帝；二是赋学典范的

影响；三是家族记忆的牢固。

１．奢侈同于武帝。吕思勉《秦汉史》：“汉治陵
夷，始于元帝，而其大坏则自成帝。帝之荒淫奢侈，

与武帝同，其优柔寡断，则又过于元帝。朝政自此

乱，外戚之势自此成，汉事遂不可为矣。”［９］成帝奢

侈上文已有所及，昭阳殿就是其奢侈的集中显现；

而甘泉宫与甘泉卤簿，与武帝朝的关系更为紧密。

《扬雄传》在叙述《甘泉赋》的创作缘由时说：“甘泉

本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

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

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与帝室紫宫，若曰非人

力之所谓，党鬼神可也。”［３］３５３４－３５３５我们在关于成帝

的政治叙述中常常可见武帝的影子，由武帝所开创

的甘泉泰、河东祀地就是典型代表。成帝时，甘

泉、河东虽曾被南北郊祭短暂取代，但是成帝的甘

泉祭祀却成为西汉最后的帝王盛大出行。哀帝建

平三年，虽然恢复了甘泉、河东祭祀，然而由于哀帝

病弱，并未亲临，所以，后世张衡在《东京赋》中赞扬

永平盛世，描写郊祀而用大驾，就是对武帝以来尤

其是对成帝甘泉卤簿的追慕。［１０］

２．赋学典范的影响。西都宾之所以以武帝、成
帝为追慕西京的重点，也与赋学马、扬两大典范的

确立相关。至少到了扬雄，对司马相如的推崇已经

到了一定高度。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说：“先

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

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３］３５１５班固指出扬雄对司

马相如的效法。在《赞》中又引扬雄自序“辞莫丽

于相如，作四赋”之语，表明扬雄《甘泉》《河东》《羽

猎》《长杨》即是模仿《子虚》《上林》等赋而作。风

格的模仿，在东汉初年带动了内容的书写，司马相

如赋颂扬的是武帝盛世，扬雄赋摹写的是成帝政

治。而对于班固来说，他继承马、扬创作风格，不但

在艺术手法上受其沾溉，在描写内容上也受到影

响，在赋中自然而然地将武帝、成帝合写，将二者作

为铺扬西汉盛况的代表。《东都赋》中西都宾赞叹

东都主人所作五诗：“美哉乎此诗！义正乎扬雄，事

实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

也。”［５］４０班固在创作之时，有意识地将马、扬作为模

仿的标杆与超越的对象，顺带着扬、马所描述的武

帝、成帝也就成了《西都赋》重点介绍的帝王，神仙、

昭阳也就被格外凸显出来。

３．家族记忆的牢固。班固之所以对成帝再三
致意，与当时逐渐兴起的家族意识密切相关。元、

成以来经学家族日益兴盛，经学出现了由师法向家

法的转变。班固的家学兴起于成帝朝的祖父辈，大

伯祖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又遵成帝令受《尚书》

《论语》于郑宽中、张禹；二伯祖班籠曾任刘向校对

秘书，“每奏事，籠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

赐以秘书之副。”［３］２０３汉代书籍难求，唯有皇家藏书

最为丰富，东平思王求《太史公书》、诸子书，尚且不

能得。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

班固等人，都有阅读皇家藏书的经历。桓谭欲借阅

班家藏书，被班嗣拒绝，以致有读书少之讥。班家

得赐中秘书的意义非同凡响，奠定了班氏家学的根

基，所以到了班固的父亲班彪，“幼与从兄嗣共游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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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

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３］４２０５至班固，才能博贯群

籍，广泛涉猎九流百家之言，学无常师，不守章句，

成为一代通儒，创作出《汉书》与《两都赋》。究其

家族学术根基、仕宦之路，莫不奠定于成帝朝，而外

戚身份则是班家在成帝朝辉煌的关键因素。班婕

妤是班固祖父的姐妹，成帝之初成为婕妤，班家遂

得到成帝的厚爱，父子昆弟仕于朝。虽然后来班婕

妤失宠，然而由于她谨慎侍奉王太后，班家与外戚

王家交好，仍然能在成帝朝显赫一时。［１１］

班氏以外戚起家，所以班伯在借纣王讽谏成帝

之时，关注点不在于色，而在于酒。至班固，班家的

外戚色彩早已淡化，才会大力批评昭阳殿的奢侈。

然而如果考虑到班家失势与赵家得宠的关系，那么

班固对成帝宠爱赵昭仪的批评似乎可作别解，这其

中蕴含着一定的家族情绪在内。不过，班氏对成帝

朝的主流记忆仍然是家族的优宠与王朝的兴盛，班

固《幽通赋》：“系高、顼之玄胄兮，氏中叶之炳灵。

#

凯风而蝉蜕兮，雄朔野以矵声。皇十纪而鸿渐

兮，有羽仪于上京。”颜师古引张晏：“《周易》曰：

‘鸿渐于陆，其羽可以为仪。’成帝时，班况女为婕

妤，父子并在京师为朝臣也。”［３］４２１３－４２１４《周易》原文

出自《渐卦》上九爻辞，王弼注曰：“进处高洁，不累

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乱其志，峨峨清远，仪可贵

也。”孔颖达《正义》曰：“鸿渐于陆者，上九与三皆

处卦上，故并称陆上。九最居上，极是进处高洁。

处高而能不以位自累，则其羽可用为物之仪表，可

贵可法也。”［３］１１上九所居位高，以比班氏位高；进处

高洁、不累于位，羽毛可为物表，以比班氏虽贵为外

戚，却不同于李、赵，守礼重法，好学自持。班固用

此典故，充分反映了他对这一段时光的重视与怀

念。他的这种观点渊源有自，《汉书·成帝纪赞》

曰：“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

臣言成帝善修仪容，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

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

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

遭世承平，上下和睦。”［３］３３０究其语气“臣之姑”云

云，则作此赞者当为班彪。班彪对家族历史极为珍

视，父子昆弟得侍帷幄的自豪溢于言表，班固对成

帝了解之深入、感情之深厚也就顺理成章。

《西都赋》虽然是为《东都赋》的颂扬作准备，

属于欲抑先扬、欲讽反颂，然而就其自身而言，却有

一定独立性，反映了东汉初年的一种社会心态，也

是班固内心世界的某种折射。对武帝好神仙、成帝

好女色等具体批评针对性很强，而对成帝“十世之

基”的赞扬，便有强烈的颂扬意图。如从《两都赋》

全篇来看，《西都赋》无疑是“讽”的部分，而“十世

之基”之类的叙述则成了“讽中之颂”，《西都赋》的

创作也就有了颂—讽—颂的多层次书写。纵观汉

大赋中的成帝叙写，多在于讽颂之间，属车豹尾、昭

阳特盛，反映出成帝的奢侈与好色；十世之基的描

绘呼应了成帝朝宗法圣统的确立，为成帝找到了相

应的历史定位。

除了明显的书写，成帝有时会隐性地出现在赋

作中。如《二京赋》中的大驾描写，违背了当时郊祀

不用大驾的礼制，可视为对西京甘泉卤簿的追慕；张

衡对郊祭的格外重视，是对首议郊祭的成帝之治的

深层回忆，颂扬了初步确立的儒生政治。汉赋中成

帝书写的心理动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当朝政治

的干预，如扬雄赋讽谏时主的现实精神；另一种则是

对古代政治的怀念，蕴含着复杂的情感。《两都赋》

中存在着反讽、追忆等多个叙述视角，反映了班固深

层的心理内涵，体现了班固对成帝政治的深沉追忆，

是东汉士人对西汉集体回望的代表。东汉人无论是

对《七略》的继承，还是对南北郊祀的赞美，抑或对宗

法圣统的追述，都有对汉成帝的潜在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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